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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 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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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自中国传入日本的地藏信仰,经历了从贵族到庶民、从中央大寺院到地方寺院这样一个

自上而下的广泛传播后,逐渐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一直影响至今。地藏信仰是中日两国间构建新时代

文化认同的资源之一。通过考察日本早期相关地藏经疏及地藏造像的流布情况,从地藏信仰的传播主

体、受众情况及社会功能等方面总结日本奈良、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特点,不仅有助于准确了解日本

早期地藏信仰的情况,而且也有助于增进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国民感情,有效促进中日两国间

建构新时代的文化认同,维护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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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国各地大小佛寺林立,其中供奉的佛

菩萨多不胜数。对日本民众而言,诸多佛菩萨中

最具亲和力的,大概非地藏菩萨莫属了。因为在

日本佛寺不分宗派都会供奉地藏菩萨,而且供奉

地藏菩萨的场所也是不拘一格,寺院堂舍内、露

天庭院中,以及山林间的小路旁,乃至民众生活

区域的大街小巷旁,几乎随处可见被民众虔诚供

奉的造像大小不一的地藏菩萨。这种扎根日本民

众日常生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地藏信仰,很早便

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真锅广济和速水侑是较早

着手于日本地藏信仰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真锅广

济的研究涉及地藏经疏、造像、相关古典文学作

品、民俗等方面,可谓奠定了日本地藏信仰研究

的基础。①速水侑则在关注早期地藏信仰传入的

同时,考察了地藏信仰在日本古代贵族社会及民

众社会的发展。②然而,这两位学者分别将8世

纪传入日本的 《地藏经》《地藏菩萨经》主观推

定为10世纪才出现于中国的 《地藏菩萨本愿

经》③。这一有待商榷的研判影响深远,其后有

关地藏经疏的认识多是默认了两位的推定,不再

见对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地藏经疏的考证,这显

然不利于准确理解日本早期地藏信仰情况。自中

国传入日本的地藏信仰,经历了从贵族到庶民、
从中央大寺院到地方寺院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广

泛传播后,逐渐融入日本民众日常生活,发展成

了一种超越佛教宗派界限、跨越社会阶层、深入

民心的普遍信仰,并且一直影响至今。地藏信仰

是中日两国间构建新时代文化认同的资源之一。
我国学者也对此有所关注,如张总、尹富等在其

著作中介绍了日本地藏相关经典的研究状况以及

日韩地藏信仰的基本情况。④

由中国传入日本的相关地藏经疏无疑是日本

地藏信仰发展的主要经典依据,但既有研究对奈

良时代 (710—794)传入日本的地藏经疏缺乏严

谨的考证。本文拟在中日学界既往研究的基础

上,通过考察日本早期相关地藏经疏及地藏造像

的流布情况,从地藏信仰的传播主体、受众情况

及社会功能等方面总结日本奈良、平安前期的地

藏信仰特点,以期能够修正日本学界对地藏经典

研判及评价方面出现的不当之处,为深化中日地

藏信仰比较研究,增进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

与国民感情,有效促进中日两国间建构新时代的

文化认同提供一些学理支撑。

一、奈良、平安前期流行地藏诸经考

以地藏为主题的经典,最为主要的是 “地藏

三经”,即 《十轮经》《占察善恶业报经》《地藏

菩萨本愿经》。其中,《十轮经》有新旧两种译



本,即 《大方广十轮经》和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

经》。 《大方广十轮经》(8卷)已佚译者姓名,
译经时代亦不详,载于北凉佛经目录。《大乘大

集地藏十轮经》(10卷)由玄奘永徽二年 (651)
译出。新译旧译虽各有千秋,但内容基本一致,
作为正经历来地位稳固。《占察善恶业报经》题

为隋代外国沙门菩提灯所译,但直至武周时才作

为真经编入正录中。《地藏菩萨本愿经》题为实

叉难陀 (652—710)所译,但因诞生于10世纪

的中国,实伪托实叉难陀译出。地藏三经以外,
还有唐时译出的 《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地藏

菩萨仪轨》等,以及后世在中国撰述的 《预修十

王生七经》等。

8世纪中叶以后,相关地藏经疏如 《十轮

经》(两种译本)、《十轮经抄》(2卷)、《大乘十

轮经疏》(3卷)、《地藏经》(1卷)、《地藏菩萨

经》(2卷)、《占察善恶业报经》(2卷)、《地藏

菩萨陀罗尼经》(1卷)等开始出现在日本正仓

院写经文书中。天平七年 (735)归国的日本僧

人玄昉 (? —746)从中国带回五千余卷佛经,
自此以后日本写经经目增多。地藏经典的写经概

是发生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出现在 《大日本古文

书》写经文书中的经疏,按照首次确切出现顺序

的先后整理为表1,该表依据奈良时代古文书全

文检索数据库 (日文:奈良時代古文書フルテキ
ストデータベース)整理而成。

表1 相关地藏经及疏抄

经疏名 卷 数 初出年份 《大日本古文书》卷-页

《大乘十轮经》 10卷 天平五年 (733) 7-8
《占察善恶业报经》 2卷 天平八年 (736) 7-70
《大方广十轮经》 8卷 天平九年 (737) 7-71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 10卷 天平十年 (738) 7-178
《地藏菩萨经》 2卷 天平十年 (738) 7-211
《十轮经》 10卷 天平十年 (738) 7-216
《大乘地藏十轮经》 10卷 天平十一年 (739) 7-87
《地藏经》 1卷 天平十九年 (747) 9-354
《大乘十轮经疏》 3卷 天平十九年 (747) 2-709
《十轮经抄》 2卷 天平十九年 (747) 9-592
《地藏菩萨陀罗尼经》 1卷 天平胜宝五年 (753) 12-467
《十轮经》 8卷 天平胜宝七年 (755) 4-66

首先,暂且不看经疏名一栏中名为 《十轮
经》的经典。由卷数一栏中 《大乘十轮经》与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大乘地藏十轮经》皆为

10卷,可判断此三者为同一经。《大乘大集地藏
十轮经》为佛经全称,该经的简称为 《大乘十轮
经》《大乘地藏十轮经》,有时亦简称为 《十轮
经》,即表中为10卷的 《十轮经》。8卷的 《大
方广十轮经》有时也会简称为 《十轮经》,即表
中为8卷的 《十轮经》。本文将此两种新旧译本
统称为 《十轮经》。据上表可知,除 《十轮经》
外,地藏相关经典还有 《占察善恶业报经》《地
藏菩萨经》《地藏经》《地藏菩萨陀罗尼经》,疏
抄有 《大乘十轮经疏》《十轮经抄》两种。

地藏经典是地藏信仰得以发展的依据,为正
确把握不同阶段地藏信仰发展的特点,则有必要
正确把握经典传入日本的时期。奠定日本早期地

藏信仰研究基础的真锅广济及速水侑分别将上表
中的 《地藏经》《地藏菩萨经》推定为10世纪才
出现于中国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两人的观点
并无客观论据支撑。以下本文参考中国方面的相
关研究,修正日本学者在经典评价及经典推定上
存在的不妥,并尝试对 《地藏经》《地藏菩萨经》
为何经作出具体判定。

(一)《占察善恶业报经》与 《地藏菩萨经》
《占察善恶业报经》上下两卷,亦简称为

《占察经》。上卷主要讲述化导众生时可用木轮法
占察善恶,下卷仅是借地藏之口讲述到达一实境
界的方法。上卷中对地藏的性格有如下阐述:

① (序号为笔者所加,下同)此善男子

(地藏———笔者注)发心已来,过无量无边不

可思议阿僧衹劫,久已能度萨婆若海,功德

满足,但依本愿自在力故,权巧现化,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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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虽复普游一切刹土,常起功业,而于

五浊恶世,化益偏厚,亦依本愿力所熏习故,
及因众生应受化业故也。彼从十一劫来,庄

严此世界,成熟众生。是故在斯会中,身相

端严,威德殊胜,唯除如来,无能过者。
②又于此世界所有化业,唯除遍吉、观

世音等,诸大菩萨皆不能及。以是菩萨本誓

愿力,速满众生一切所求,能灭众生一切重

罪,除诸障碍,现得安隐。
③又是菩萨名为善安慰说者,所谓巧演

深法,能善开导初学发意求大乘者,令不怯

弱。以如是等因缘,于此世界,众生渴仰,
受化得度。是故我今令彼说之。⑤

如引文中②处所示,该经称除遍吉 (普贤)、
观世音等大菩萨外,其他菩萨皆不及地藏菩萨。
据此,真锅广济表示作为地藏经典其价值应在于

将地藏菩萨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但该经并未如

此,将其作为 “地藏三经”之一着实让人费

解。⑥速水侑则以下述典故为依据,称 《占察善

恶业报经》在日本很少作为地藏经典被论述,反

而成为自誓受戒的根据。⑦即鉴真东渡日本时带

去具足戒,但一些日本僧人反对从鉴真处重新受

戒。此时僧人们搬出的证据便是 《占察善恶业报

经》中承认自誓受戒的部分,即 “自誓而受菩萨

律仪三种戒聚,则名具获波罗提木叉,出家之戒

名为比丘比丘尼,即应推求声闻律藏及菩萨所习

摩德勒伽藏”⑧;承认僧人在佛前自誓受戒。除

速水侑指出的上述小插曲外,10世纪后期源信
(942—1017)著 《往生要集》中亦引用到 《占察

善恶业报经》下卷的内容,即 “《占察经》下卷

云:‘若人欲生他方现在净国者,应当随彼世界

佛之名字,专意诵念,一心不乱,如上观察者,
决定得生彼佛净国,善根增长,速成不退’”⑨,
用于举例说明诸多佛经中多以念佛为往生业。如

此看来,《占察善恶业报经》与地藏的关系似乎

确实并不紧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同时可

找到很多证据,证明该经在宣扬地藏信仰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源信造立的地藏像中纳入

了 《占察善恶业报经》⑩;仁和寺僧人济进僧都
(1025—1115)天仁二年 (1109)著成的 《持念

地藏菩萨殊要抄》(1卷)分十条介绍了地藏的

功德,其间多次引用 《占察善恶业报经》的内容
(包括上述引文中的①②③)Ê11;觉禅 (1143—?)
著 《觉禅抄》“地藏上”“地藏下”解说地藏时亦

引用该经内容Ê12;文明十五年 (1483)名为继存

的僧人抄写了享德二年 (1454)问世的观智院藏
《地藏菩萨灵验绘词》,继存在文后详细列出自己

曾探寻及抄写过的地藏经典、仪轨、故事等,其

中明确将该经作为地藏经典列出。Ê13由以上诸多

具体事例可知,《占察善恶业报经》在日本整个

中世很明确地被视为地藏经典之一。因此速水侑

认为该经在日本很少被视为地藏经典的言说不

当。综上所述,《占察善恶业报经》在作为地藏

经典发挥作用的同时,其内容的其他方面亦经常

受到关注,比如上述自誓受戒及强调念佛之处。
与 《占察善恶业报经》相关的还有表1中的

《地藏菩萨经》。以往的研究将写经文书中出现的
《地藏菩萨经》视为 《地藏菩萨本愿经》。例如,
石田茂作将 《地藏经》《地藏菩萨经》两者皆看

作 《地藏菩萨本愿经》Ê14。速水侑虽未提及 《地
藏经》,但认同石田茂作的看法,同样将 《地藏

菩萨经》看作 《地藏菩萨本愿经》,Ê15并在后年的

著作中坚持了该推定Ê16。但两人的推定并未举出

具体证据。据以下两点可以证明其推定不当:
第一,据中国方面的研究,《地藏菩萨本愿

经》出现的上限时间为10世纪后晋天福年间
(935—944),下限时间为开宝七年 (974)。这就

说明该经不可能传入奈良时代 (710—794)的日

本。有关 《地藏菩萨本愿经》在中国产生的上限

时间,既往研究主要依据宋朝僧人常谨撰写的
《地藏菩萨像灵验记》(989)第29话 “清泰寺沙

门智祐感应地藏记”展开了论述。故事记载西印

度僧人智祐后晋天福年中携地藏十王画像,以及
《本愿功德经》梵夹即梵文版 《地藏菩萨本愿经》
来中土。据智祐称,其携地藏十王画像渡险河时

遇一沙门,该沙门实为地藏化身。沙门将梵文版
《地藏菩萨本愿经》交付于智祐,故事最后亦将

智祐视为地藏化身。据尹富称,“根据这条资料,
太史文认为 《本愿经》的产生时代应在后晋天福

年中 (936—944),显然他比较相信常谨的叙述。
而庄明兴则以这则资料来证明地藏信仰与十王信

仰的结合是因为 《本愿经》提供了神话的来源之

故,从而认为 《本愿经》的产生,应该前推至晚

唐”Ê17。然而,尹富认为庄明兴的说法难以解释

恒安 《续贞元录》(945)中未录入该经等情况。
尹富自身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述了 《地藏菩萨本愿

经》产生的上限时间为后晋天福年中。首先,在

论述经典的合法性即经典非伪经时,梵文版早于

汉译版才合乎情理。若梵文版天福年中才传至本

土,则汉译本的产生不会早于天福年间。否则该

·801·  宗 教 学 研 究 2023年第3期



故事存在明显漏洞。其次,保大三年 (945)恒

安编撰的 《续贞元录》中未收录 《地藏菩萨本愿

经》,而 《续贞元录》为恒安历谒名山、寻僧问

法、遍览经藏后编撰的佛经目录,若本愿经当时

已问世则漏编的可能性极小。加之,南唐李璟在

位期间 (943—961)朝中大臣多推行 “十斋日”,
而 《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典中最全面引述并积

极推行十斋日的经典,因此亦不存在该经已问世

而被禁止编入经录的可能。考虑到为既有事物赋

予权威时,阐述事物起源的故事、传说往往会将

事物产生的时期推前,尹富的推定可谓妥当。有

关 《地藏菩萨本愿经》产生的下限时间,尹富推

定为974年。Ê18尹富指出敦煌出土的 《地藏菩萨

经十斋日》这一标题中出现的 “地藏菩萨经”指
《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之所以

出现在标题的命名中,是因为该经吸收了早已流

行的十斋日,为十斋日提供了新的经典依据,才

使地藏的名号出现于命名中。而 《地藏菩萨经十

斋日》其中一个写本的跋文记载 “甲戌年三十日

三界寺僧沙弥法定师记耳”。据尹富介绍,三界

寺位于敦煌莫高窟第16窟前,是晚唐五代敦煌

佛教教团管辖的十七寺之一。公元900年前后,
甘州回鹘攻打敦煌,三界寺及其藏经被烧,905
年张善才主持重建。五代时期,张道真搜集各寺

古坏经文加以修补重建了三界寺藏经。从时间上

来看,跋文中的甲戌年只可能是914年或974
年。又因 《地藏菩萨本愿经》出现的上限时间为

后晋天福年间 (936—944),此处的甲戌年应为

974年。尹富据此将 《地藏菩萨本愿经》出现的

下限时间精确至974年。
第二,紧随 《占察善恶业报经》之后著成的

《净土 论》(618—906)及 《华 严 经 探 玄 记》
(643—712)中,对 《地藏菩萨经》分别有如下

引用:“又如 《地藏菩萨经》说:‘若人欲生他方

现在净土,应随世界佛之名字,专意诵念,一心

不乱,决定得生彼佛净土,善根增长,速成不

退’”Ê19, “又准 《地藏菩萨经》三时劝加劝,菩

萨速成正觉”Ê20。而 《占察善恶业报经》中有与

之相对应的内容,分别为 “若人欲生他方现在净

国者,应当随彼世界佛之名字,专意诵念,一心

不乱,如上观察者,决定得生彼佛净国,善根增

长,速获不退”Ê21。“次应复发劝请之愿,愿令十

方一切菩萨未成正觉者,愿速成正觉。”Ê22这说明
《地藏菩萨经》很可能是 《占察善恶业报经》的

别称。唐朝僧人智升编撰的 《开元释教录》

(730)中的记载则证实了这一猜测。《开元释教

录》载:“《占察善恶业报经》二卷 ‘云出 《六根

聚经》,亦云 《大乘实义经》,亦名 《地藏菩萨

经》,亦直云 《占察经》’右一部二卷,其本见

在。”Ê23此处 《地藏菩萨经》作为 《占察善恶业报

经》的别称之一被明确列举出来。因此,以 《地
藏菩萨本愿经》在中国出现的时期以及 《地藏菩

萨经》为 《占察善恶业报经》的别称之一为依

据,已可断定奈良时代写经文书中的 《地藏菩萨

经》不等同于 《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介绍地藏性格的最重

要经典之一,在地藏信仰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其规定地藏是释迦灭度后弥勒下生前救赎众

生的菩萨,我们对地藏的基本认识,例如,地藏

作为无佛世界的救世主有着 “地狱未空、誓不成

佛”的宏愿皆是源自此经。既然 《地藏菩萨本愿

经》出现于10世纪的中国而不可能在奈良时代

传入日本,就意味着 《地藏菩萨本愿经》传入日

本之前,日本的地藏并不具有该经描述的性格。
(二)《地藏经》与 《地藏菩萨陀罗尼经》
日本方面的研究在对 《地藏经》为何经的推

定上同样存在不妥。由上述表1可知 《地藏经》
为1卷。真锅广济早年对 《地藏经》1卷是否等

同于 《地藏菩萨本愿经》2卷存疑,但稍后的著

述中称凭直觉倾向于认为 《地藏经》1卷等同于
《地藏菩萨本愿经》2卷,2卷作1卷概为翻刻错

误。Ê24然如上所述,《地藏菩萨本愿经》不可能在

奈良时代传入日本,这也就意味着 《地藏经》不

可能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即便不考虑 《地藏

菩萨本愿经》的产生时期,由以下正仓院文书及

平安初期 《菅家文草》中的记载亦能否定真锅广

济的结论。首先,在奈良时代古文书全文检索数

据库中以 “地藏经”为关键词检索,便会发现
“《地藏经》一卷”的记载出现在6封不同的文书

中,即 《大日本古文书
 

编年文书》第3卷 “经纸

出纳帐”、同第11卷 “经疏间校帐”、同第12卷
“写书所请间写笔墨帐”“间经并疏文造装潢帐”、
同第13卷 “造东寺纸笔墨轴等充帐”“造东寺司

造经并菩萨像注文”,而6封不同的文书皆记错的

可能性很小。尤其其中记录了校正事宜的 “经疏

间校帐”明确记载 “《七佛所说经》四卷、《无垢

净光大陀螺尼经》一卷、《地藏经》一卷,用纸百

十四张<一校上马甘、二校饱田石足>”Ê25。意即
《地藏经》1卷经过了两位校正员的确认,因此

在卷数上写错的可能性极小。由 《地藏经》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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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6封不同的文书以及已经过两位校正人员

的确认可知,《地藏经》本就是1卷的经典而非

翻刻时将2卷误写为1卷。其次,平安前期 《菅
家文草》收录的发愿文中亦有为亡妻追福奉写
“金字 《法华经》一部八卷、《无量义经》、《观普

贤经》、《阿弥陀经》、《地藏经》、《般若心经》各

一卷”Ê26的记载。因此,即便仅由以上正仓院文书

及 《菅家文草》中的记载亦能断定1卷的 《地藏

经》不等同于2卷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两者为

两种不同的经典。上述 (一)中已论证 《地藏菩

萨经》不等同于 《地藏菩萨本愿经》。加之 《地藏

经》为1卷,《地藏菩萨经》为2卷,我们进而可

以断定 《地藏经》《地藏菩萨经》《地藏菩萨本愿

经》这三者名称虽相近,但各为不同的经典。因
《地藏菩萨本愿经》非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经典,
对其内容及传入日本时期的考察拟另稿讨论。

那么奈良时期的 《地藏经》究竟是指哪部佛

经呢? 鉴于以下理由,本文认为 《地藏经》1卷

为 《地藏菩萨陀罗尼经》1卷的简称。首先,据

表1可知,仅有 《地藏经》与 《地藏菩萨陀罗尼

经》为1卷佛经。其次,据上述6封文书的记载

可知,《地藏经》与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七
佛所说经》(或 《七佛所说神咒经》或 《七佛神

咒经》)共同抄写。其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

经》显而易见为陀罗尼类经典,《七佛所说经》
全称为 《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亦

为陀罗尼类经典。由此可知,与 《地藏经》一起

抄写的 《无垢净光大陀螺尼经》《七佛所说经》
皆为陀罗尼类经典,这就表明 《地藏经》也极有

可能为陀罗尼类经典。
再者,镰仓初期 《觉禅抄》“地藏上”引用

了名为 《地藏经》的佛经,引用之处为 “(地
藏———笔者注)登一切智山之顶,住随顺诸佛之

国”Ê27。而 《地藏菩萨陀罗尼经》中确有与此相

近的内容,即 “(地藏———笔者注)以师子光三

昧登一切智山须弥之顶,摧伏异学,成就众生。
在所佛国悉皆止住,随诸佛国入智三昧”Ê28。综

合考虑以上三点,本文认为 《地藏经》1卷为
《地藏菩萨陀罗尼经》1卷的简称。

《地藏菩萨陀罗尼经》现今作为密教经典,
收录在 《大藏经》密教部。事实上 《地藏菩萨陀

罗尼经》除最后两段外,其余内容全部照抄 《大
方广十轮经》“序品”及 “诸天女问四大品”第

一段。该经中包含63句陀罗尼咒,最后两段分

别阐述地藏陀罗尼咒的威力及毗沙门天誓卫念诵

咒语之人。经中称该咒 “广大无量三界受乐”,
受持该咒则 “一切诸恶悉皆消除”。尹富指出
“咒陀罗尼在原始密教中处于中心地位。持诵陀

罗尼咒不仅可以憶念持法,而且可以招神呼鬼,
去病消罪,祈求平安,甚至可以往生佛国,证道

成佛”Ê29。尹富同时以 《地藏菩萨陀罗尼经》既

不见于中土任何经录亦不见于日本僧人的求法目

录为依据,推测 《地藏菩萨陀罗尼经》可能是日

本人杜撰的经典。Ê30但如上所述,该经出现在正

仓院写经文书中,地藏经典的写经发生在玄昉带

回中国大量佛经之后,这似乎暗示该经亦源自中

国。该经未载于经录或许与其内容绝大部分与
《大方广十轮经》重复相关。

以上总览了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相关地藏经

及疏,并修正了日本方面的既往研究在对经典判

定及评价上存在的不当。经过梳理与考证可知,
奈良时代有三种以地藏为主角的经典传入日本,
即 《十轮经》《占察善恶业报经》《地藏经》。其

中,《占察善恶业报经》的别称之一为 《地藏菩

萨经》,其在日本中世明确被视为地藏经典,而

非先前研究所说的该经在日本一般不作为地藏经

典被论述。 《地藏经》1卷为 《地藏菩萨陀罗尼

经》1卷的简称,该经与其他两部陀罗尼类佛经

共同抄写,强调了陀罗尼咒的威力。
值得注意的是,地藏相关经疏虽陆续传入日

本并被抄写,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容随即被理解

和消化吸收。速水侑指出地藏经典的写经频率及

相关经疏数量远不及观音经典,“优婆塞贡进解”
记载了当时想要出家之人需学习的经典,但其中

不包括地藏经典,说明在奈良时代地藏尚未受到

僧侣阶层的重视。Ê31那么,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

地藏经疏在平安前期又有怎样的传播呢? 进入平

安前期,大藏经不再局限于中央寺院,地方寺院

亦开始藏有大藏经。例如 “筑前国观世音寺资材

帐”记载九州的寺院观世音寺中藏有大藏经。不

仅如此,与大藏经并列,单独记载有地藏经典
《十轮经》。Ê32随着大藏经写经的发展,从大藏经

中地藏相关经疏的抄写情况考察平安时代的地藏

信仰几近不可能。而且如前说述,即便可确认有

地藏经典的写经,也未必意味着其内容随之被接

受和理解。即便如此,我们仍可通过考察地藏经

典出现的场合,来窥探地藏经典在平安前期的传

播与发展。
平安前期,地藏经典开始明确出现在贵族社

会的追福法会中。《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嘉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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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50)五月九日记载仁明天皇去世后举办七

七御斋会时,新造立一体地藏像并在像前诵读
《金光明经》及 《地藏经》;前文已提及的平安前

期 《菅家文草》收录的发愿文亦记载周忌追福法

会时,为亡妻奉写 《地藏经》《观普贤经》《阿弥

陀经》等经典。前文已论述 《地藏经》为 《地藏

菩萨陀罗尼经》的简称,《地藏经》出现在追福

法会中,体现出对陀罗尼咒威力的尊崇。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地藏信仰发展赖以为基

础的部分地藏经典已于奈良时代传入日本,最初

地藏经典作为大规模写经的一环被抄写。进入平

安前期,地藏经典不再局限于大规模写经之中,
单独流通的地藏经典,开始与其他经典一道出现

在贵族社会的追福法会中。

二、奈良、平安前期地藏造像的流布情况

日本早期的地藏信仰还表现在地藏造像方

面。从奈良时代的文献史料上可知的可信度较高

的地藏造像仅有如下几例。第一例造像为东大寺

讲堂的地藏像,该像由光明皇后天平十九年
(747)发愿造立。《东大寺要录》记载 “虚空藏

菩萨像一躯<立高一丈
 

并彩色 在讲堂>、地

藏菩萨像一躯<立高一丈>
 

右,皇后御愿,以

天平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始作”Ê33;第二例造像为兴

福寺地藏堂的地藏像。记录了奈良时代兴福寺具

体情况的 《兴福寺流记》及 《兴福寺伽蓝缘起》
分别记载:“同东院地藏堂<宽仁二年六月廿一日

夜,雷火烧失了。>右,宝龟二年,奉为赠太政

大臣藤原永手,其子所造立也。”Ê34 “地藏堂,光

仁天皇宝龟二<辛亥>年御草创。”Ê35即地藏堂是

宝龟二年藤原永手之子为其亡父藤原永手而建。
平安初期的 《圣宝僧正传》记载圣宝僧正经奏上

重新修造了兴福寺地藏堂,同时修理了高一丈六

尺 (约2.4m)的阿弥陀像、地藏像及罗汉像。宝

龟二年 (771)建立的兴福寺地藏堂是从史料上可

得知的最早的地藏堂。不幸的是,该地藏堂于宽

仁元年 (1017)六月二十三日与东金堂一起毁于

雷电引起的火灾。地藏造像的另外两例为 《兴福

寺流记》所引 《延历记》中的记载,即 “地藏菩

萨一躯、罗汉像捨 (拾)躯<以上彩色> (中略)
地藏像一躯<高并座基六尺、在光彩也>”Ê36。该

两例的造像时间仅可知为 《延历记》问世的延历

年间 (782—805),不能得知具体年限。换言之,
奈良时代的地藏造像仅可知2至4例。

从现存史料来看,奈良时代的地藏造像目

前仅可知以上几例,且集中在中央寺院。据井

上光贞调查,奈良时代年代明确的阿弥陀造像

有16例Ê37。据速水侑调查,奈良时代的观音造

像有46例Ê38。与此相比,奈良时代的地藏造像

可谓少之又少。
进入平安前期,地藏造像的记录增多。现将

文献中出现的直至10世纪中期的地藏造像的相

关文献记录整理成表2,该表主要参考速水侑的

研究整理而成。Ê39

表2 8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地藏造像相关记录年表

年 代 相关内容 出现场合 文献依据

延历年间 (782—806) 1.彩色地藏菩萨一体
2.彩色地藏像一体

兴福寺
《兴福寺丛书第一》大日本佛教
全书123卷 《兴福寺流记》

嘉祥三年 (850) 新造地藏菩萨像一体
仁明天皇
七七御斋会

《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嘉祥三年
五月九日条

贞观十三年 (871) 地藏菩萨等身像一体 安祥寺
《平安遗文》164号、“安祥寺伽
蓝缘起资财帐”

贞观十五年 (873)
地藏菩萨像、虚空藏菩
萨像各一体

广隆寺
《平安遗文》175号、“广隆寺资
财交替实录帐”

延喜四年 (904) 奉造观音、地藏两菩萨像
前太皇大后宫职藏人助
子女王往年宿愿

筒井俊英校订 《东大寺要录》
(373页)

延喜九年 (909)

1.于现光寺造一丈六尺
弥勒和一丈地藏菩萨
2.于兴福寺,经奏上重
新修造地藏堂。修理一
丈六尺的阿弥陀像及地
藏菩萨和罗汉像

现光寺
兴福寺

《续群书类丛》第8辑下第213卷
《圣宝僧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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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年 代 相关内容 出现场合 文献依据

天庆七年 (944) 奉造地藏菩萨像一体 周忌法会
《大日本史料》天庆七年九月九
日条所引 《愿文集》

天庆八年 (945) 彩色地藏像
多武峰
阿弥陀堂

《大日本史料》天庆八年杂载所
引 《多武峰略记》千满注文

由表2可知,地藏造像不仅出现在寺院的堂

舍中,同时多出现在贵族社会的追福法会 (御斋

会、忌日法会)中。此外,据久野健称,现今保

存下来的平安初期的地藏造像较多。表2中广隆

寺讲堂的地藏像,以及三重县朝田寺、福岛县会

津胜常寺等寺院的地藏像皆为平安初期的造

像。Ê40据其同一研究还可知如下信息:从造像的

地域分布来看,地藏造像已不再像奈良时代那般

仅限于中央寺院;关东地区与关西地区的地藏造

像在形态上明显不同,地藏造像出现了形态上的

多样化。Ê41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奈良时代地藏造像数量

极少且集中在中央的大寺院。进入平安时期,文

献中出现地藏造像的记载增多。地藏造像已不再

局限于中央大寺院,新造的地藏像不仅出现在寺

院中,亦常出现于贵族社会举办的追福法会。

三、奈良、平安前期地藏信仰的特点

通过对以上奈良、平安前期的相关经疏及地

藏造像的流布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该时期的日

本地藏信仰具有如下三大特点:
第一,从传播者来看,奈良时代及平安前期

还未出现以僧侣或寺院为主体主动宣传地藏信仰

的情况。奈良时代地藏相关经疏传入日本,其时

作为大规模写经的一环,在中央寺院抄写地藏经

典。随着大藏经的传播与发展,平安前期地方寺

院亦开始藏有大藏经,使得其中的地藏经典亦出

现在地方寺院。然地藏相关经疏陆续传入日本并

被抄写,并不意味着其内容随即被理解和消化吸

收。奈良时代地藏经典的写经频率及相关经疏数

量远不及观音经典,同时地藏尚未在奈良时代的

僧侣阶层受到重视。加之平安前期出现地藏经典

的文献亦不多,可以说地藏经典在弘扬地藏信仰

方面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总体而言,奈良时代及

平安前期未出现僧侣阶层的信仰者,地藏经典在

弘扬信仰方面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现阶段未形

成有体系的信仰传播系统。
第二,从受众情况来看,奈良及平安前期的

地藏信仰仅停留在寺院及贵族阶层内部。该时

期,不论是地藏经典的抄经还是地藏的造像,皆

出现在寺院及少部分贵族阶层。地藏信仰尚未传

播至普通民众,也就未出现大规模的信众群体。
而时至日本中世,地藏信仰不再仅局限于贵族阶

层,自上而下广泛传播,广受僧侣、贵族、武

士、普通民众阶层的信仰,发展成为一种超越社

会阶层的普遍信仰。同时出现了固定信众定期举

办或者参与地藏法会活动。即便如今,在日本东

北的青森县、宫城县仍存在着以女性为主要参与

者的固定讲会活动,参与者聚在一起念唱经文,
供养地藏。津轻地区祭祀地藏的习俗甚至被认定

为非物质民俗文化遗产。关西地区现存的 “地藏

盆”节日Ê42,更是体现了孩子们对地藏相关民俗

活动的参与。可以说,地藏信仰现今仍以男女老

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传播与延续着。
第三,从地藏信仰的功能来看,地藏在为故

人的追福中扮演重要角色。奈良时代兴福寺地藏

堂的建立由藤原永手之子为其追福而建,平安前

期 《地藏经》及地藏造像多出现在贵族的追福法

会中。由这些事实可知,日本早期的地藏信仰带

有强烈的追福色彩,而不具备来世信仰的性格,
即后世可见的地藏将人引导至净土的性格。关于

早期地藏信仰之所以不具备来世信仰的性格,速

水侑认为奈良时期律令社会处于繁荣时期,比起

对现世持悲观态度的净土思想,贵族阶层更注重

现世利益,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地藏信仰难以带有

来世色彩。Ê43

又因奈良、平安前期强调地藏地狱救赎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尚未产生传入日本,奈良、
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亦看不到地藏的地狱救赎

机能。
综上所述,地藏在对故人的追福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奈良、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带有浓厚的

追福色彩。事实上,地藏信仰的追福功德,可谓

贯穿整个地藏信仰的发展史。后世僧侣、贵族、
武士及普通民众的追福法会中皆可看到地藏登

场。法会时或是描绘地藏画像,或是造立地藏

像,或是抄写地藏经典,皆体现出信仰者对地藏

在追福中所起作用的肯定。现今我们在日本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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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看到的小型地藏像的安放地点,有些曾是事

故现场附近。通过安放地藏像,以为事故中丧生

的死者追福,表达生者对故人的追思。另外,寺
院中渐渐多起来的 “水子地藏”Ê44,目的同样是
为未能出生便死去的婴儿或夭折的婴幼儿追福。
可以说地藏的存在给生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安

慰,地藏信仰的追福功能一直延续至今。

结 语

本文通过介绍相关地藏经疏及地藏造像,概
观了日本奈良及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奈良时

代,地藏相关经疏传入日本并在平安前期有所发
展,为后世地藏信仰的产生奠定了经典基础。本

文通过论证判定 《地藏经》1卷为 《地藏菩萨陀
罗尼经》1卷的简称,《地藏菩萨经》2卷则为
《占察善恶业报经》2卷的别称,进而指出正仓
院写经文书中出现的 《地藏经》《地藏菩萨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为3种不同的经典。本文同
时否定了既往研究对 《占察善恶业报经》的定

位,证明了其作为地藏经典具有稳固地位。
通过对奈良及平安前期地藏经疏及地藏造像

的梳理考察可知日本早期地藏信仰的特点有如下
三点:从传播者来看,奈良时代及平安前期还未

出现以僧侣或寺院为主体主动宣传地藏信仰的情
况;从受众情况来看,地藏信仰仅停留在寺院及

贵族阶层内部;从地藏信仰的功能来看,地藏在
为故人的追福中扮演重要角色。

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除表现在上述经疏及地

藏造像两方面外,还表现在出现了一则地藏登场
的感应故事、国家层面的 “地藏悔过”法会,以

及僧侣在参加法会时使用的草稿中出现了对地藏
的少许叙述等。关于此些方面,拟起稿再论。

(责任编辑:月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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